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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实用”导写及范文阅读
【原题呈现】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不少实体书店都有一面用于展示的独具特色的书墙，有一家被誉为“离天空最近”的书店，其书墙甚至贯穿了三层楼。这些书墙既能唤起读者读书的欲望，又能给读者艺术的美感。

如今，有很多学校的图书馆也筑起了高高的书墙，抬头仰望，好书满目，但这却引来不少质疑：只能远观，不能近读，美则美矣，华而不实。

对此，你有什么体验和思考？请结合材料，以“美和实用”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审题指导】

第一段材料的观点：有些书店的书墙既美又实用，肯定了书店的做法。

第二段材料的观点：有些图书馆的书墙美而不实用，借“质疑”间接否定图书馆的做法。

“对此，你有什么体验和思考？”中的“此”指代什么？“此”，指代上述材料的观点，合起来就是：建书墙来追求“美和实用”时，应该区分场合，学校图书馆不应盲目照搬书店的做法。书店建书墙，可以做到美而实用；学校图书馆东施效颦建书墙，美而不实用。

注意，材料指定了话题，“美和实用”。把主语变换一下，结合材料的观点，表述如下：“美和实用”能不能在书墙上兼而有之，要区分场合。书店可以二者兼得，图书馆不必二者兼得，实用就好。

根据朱光潜的理论，美和实用是两个概念。他举松树的例子：松树的形态及其引发的你的情感体验——这是美；松树可以做椽做梁做家具——这是实用。换句话说，美，是不可以从实用的角度来看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美，就是不实用。——美和实用，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这种不同，又不是黑白分明的那种不同。两者之间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只是看问题的不同视角。

所以，美和实用之间的关系，可以并存，可以统一相得益彰；可以取舍，但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能够并存兼得，当然好，比如书店的书墙；不能兼得，就要取舍，比如图书馆的书墙，要美还是要实用，要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

【范文展示】

1.生活在可感的大地与可望的星空

精致的香氛，华美的设计，手拿咖啡和相机的人们纷至踏来，在这所谓“新式书店”打卡，在光可照人的地板与天花板间如履薄冰，唯恐惊扰了精美的书墙。

都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现在，我们似乎将这水晶阶梯打造的太美，为这一手打造的工艺品失却了拾级而上的力量，仰望着，把触手可摘的星辰封于幻想。

这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现象，昭示着一种唯美主义的禁锢，呼唤我们重拾美与实用的统一。（由生活现象，引出文章观点）

不由悟得，（此四字为老师添加，不然，在衔接上有跳脱之感。）《金阁寺》的悲剧不在于一个人、一座寺，而在于极端的唯美主义在脱离了现实意义后走向自毁和幻灭的趋向，小说中的“我”一味地将金阁寺奉为“美”的终极意义以至于消解了其本身的存在和与世界的联系，最终在幻灭的心境中将金阁的实体付之一炬。

这种炽烈哀恸的唯美其实是对美的一种窄化，美的意义并不需要人来额外赋予，它正健全地生活于每个人的基本生活与生命当中，于实用毫不相悖。（反面举例，金阁寺因人为因素，被唯美、窄化，脱离现实，被付之一炬）

三岛“哀恸之美”为金阁寺带来了名声，当金阁被开发为旅游景点时，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美的落俗，在我看来“俗”也许正是美的延伸。景点的开发给当地人带来的工作与收入，支撑起基本生活中的“小美”，远道而来的旅人，亦能获取美的陶冶。也许你会说这种美不那么深刻与纯粹了，但那种美其实是浓郁却危险的，是实用的延伸使得它丰富而自然。

如惠特曼所言；“那种异香要使我陶醉，但我不陶醉其中，空气不是一种芳香，它是无臭的物质，但它构成我的呼吸，我爱它。”我们被重香惯坏了嗅觉要重新感知空气中的简朴之美，将美放归自然。（金阁寺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唯美与实用结合，使美得以延伸，正面论证了美与实用的统一。）

让美与实用统一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结合。实用作为手段而不忘美之初衷让我们诗意生活在可感的大地与可望的星空之间，尽享人之创造与活力。大了说有故宫文创携千年荡涤之国粹，以温暖的围巾，小巧的笔尖，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日常；小了说每天早晨开启一天忙碌之前，伫足一线大厦间的熹微晨光，蓄起一天满满的干劲与动力。美与实用，统一于我们驾驭二者的理性，让我们诗意栖居于大地长天。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让我们永远幸福，生活在可感的大地与可望的星空。

点评

（1）本文由生活题材入手，亲切自然，引出论点：追求美与实用的统一。

（2）文章结构完整，思路清晰，亮出观点后，先反举事例，阐述金阁寺被毁的原因，再从正面切入，阐述金阁寺“美”得以延伸的做法；最后引用惠特曼名言，进行道理分析，有力地论证了，美与实用的统一，可以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3）选用的材料：金阁寺，三岛，惠特曼的名言，故宫文创，令人耳目一新，使文章充满了书卷气。

（4）语言简洁、优美、含蓄；论证有力，说理清晰、到位。

2.为实用戴上花

那个说出书墙“美则美矣，华而不实”的“实用主义者”，环顾四周时，一定会发现慕名而来的同学们在仰头对书墙发出赞叹后，眼神带光的借走了几本书，不知那时他是否会醒悟，这“无用”的美丽正发挥出它最大的实用价值，激发了学生阅读的兴趣，这一面书墙，正是将看似对立的“美与实用”完美交融的最好例子。

当我们习惯说出“华而不实”时，其实正忽略了“华而且实”可以拥有对么强大的力量，美和实用在融为一体时，方能使事物的价值最大化。

人们从来不会忽视物品的实用价值：房子可以住，苹果可以吃，实用主义者可以骄傲的说；“缺了美，我们依旧活的快活！”可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重所言：“美是梵音一线，”美的价值不是放眼便知，它的力量正如一线梵音，丝丝缕缕地浸润在我们不曾多想的生活细节中；挑选住宅时，我们偏爱建筑更美的，绿化更精致的；吃苹果时，我们学会选择更为红润可爱的。我们感受不到美遮风挡雨，给予我们饱腹感的功效，却不知正是装点了这一天的愉悦心情。

由此我们得以窥见，美与实用都有各自的价值，然而当物品“仅华”抑或“仅实”时，都无法发挥最大的价值，正如坚固却灰头土脸的砖房与华美却地基不牢的建筑都不会吸引住客一样。

实用和美，是我们需要一同追寻的，没有美的实用，将化为刻板，没有实用的美，难免趋于虚浮，而将美与实用一同结合时，事物便能焕发其最亮的光彩，悉尼歌剧院的蛋壳外形别具匠心，极富标志性，而正是蛋壳形状给予了它强大的稳定，坚固度；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在光阴的变换下让人惊叹其美丽，而透明的建筑设计恰好大大提高了博物馆的自然采光度，从而减少了用电消耗，建筑师们苦心匠钻，在实用的建筑之上点缀无限的美感，美与实用的碰撞之下，诞生了享誉世界的建筑。

我们不能否定实用的价值，因为是实用之物给我们的生存打下了坚实的地基，当我们为实用戴上花，让美与实用一同交融时，定能让这片土地上有道不尽的愉悦与享受。

3.古松之美

朱光潜先生在谈及一棵古松之时，其一人面对粗犷苍劲的枝干时，夸耀古松，不失为木匠游刃有余的好材料；另外一人却说，浓郁安详，方是古松之美。

这是实用主义与求美的碰撞，实用者一眼穿过松枝，只能望见乏味的木材，而求美者，却看见了古松姿态万千，生命旺盛之美。

诚然，实用主义着眼于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强调物“为我所用”，要满足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见实用而忽其美，可当实用逐渐积累、咀嚼，便会产生一股涩味，这样的生活平乏无彩，只有欲望与满足，眼光日渐狭隘，堕入庸俗。

此时，被实用主义所排斥的“美”便有了用武之地，美虽被冠以“华而不实”的陋名，但美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无用之用”。所谓“华而不实”只是相对于实用层面的阐述，而“不实”才是人类精神层面的延伸，只有追求不实之美，才能拓展我们的视野，广阔我们的胸襟。      

现今被质疑的学校书墙，便是“无用之用”的体现，高大的书墙，其本身意义就在于，为读者营造恢宏壮阔的意境，使读者能够于书墙之下，体验辽天阔地的感受，领略精神境界的神秘，让读者拥有更优质的阅读体验，丰富其精神的旅途。

求美是人们对于精神生活开始追求的表现，是生活富足的彰显，穆罕默德曾言：“如果我有两块面包，我会用其中一块换取一束水仙花。”如果他只有一块面包，水仙花还从何谈起呢？既然生活基本需求有了保障，为何不将那些多余的面包去取换取精神的明媚呢？

古往今来，美一直受到追捧，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止境，利用各种元素装点日常的生活。古有采菊东篱、小楼听雨之美，今有各类音乐之美，可当人们沉溺于“美”带来的过度的精神享受，又会踏入《后庭花》的精神娱乐之中，过分追求美，又会使本该明亮的事物失去内核，成为空中楼阁。拍卖会上焚烧名画---《傻子》，我以为这正是对美的病态追求，使得美不仅不能大放异彩，也让艺术的价值化为灰烬，对于美，我们仍需摆正态度。

实用肥沃大地，生机勃勃，美的种子，随清风入土，细雨微润，嫩芽新生，虬枝延展，松冠顶天，我们的生活需要那些苍翠欲滴，峻峭挺拔的古松。

4.以实用画龙，以美点睛

对于书店，图书馆架起书墙是否可取，舆论大致分为两类：审美派以为这能带来美感同时激发阅读兴趣，而实用派则认为其华而不实。

审美之用于实用之用向来是被置于对立的关系。但殊不知，两者并非泾渭分明，在此岸于彼岸之间犹有相互辉映的山川与河流。

林徽因先生曾对建筑本质发出这样的思考：建筑之美并非由外部装饰的华丽体现，而在于“权衡”之术。在“权衡”的基础上，并不排斥适度的装饰。

从具体到抽象，将这句话放大到审美于实用的二元关系中，我想，不妨可以理解为：实用是根基，是画龙的第一步，而满足审美需求是实用之花，是点睛之笔，但切忘弄巧成拙，画蛇添足。

山西大同的佛像矗立在山峦之间“百有余年矣”，其建立之初，是为了寄托皇帝的神思，弘扬君主的品德，是实用之物。而在建立过程中，大匠雕刻，稍费心思。从一朵静谧的荷花，一件朱红的法衣，到眉眼间的表情，头上的璎珞，佛像亦被赋予了审美之用，使如今的我们感怀雕刻的精良，在一步步美的探索中望见人类历史的痕迹，寻得中华文化的印迹，审美于实用，当此之时，交织，汇聚，跨越姓氏于国别，穿越山川与河流，陨落成记忆，引得万束光来。

假若只看重物品的实用性，那么那些五彩斑斓的颜色有何用？那些精良设计的外表轮廓又有何用？于是，世界只剩下黑与白的矛盾序章，生命缺少了立体感与多维性，生活变成了纸页上浅薄无力的名词。

若是只关注美，那亦不可取，朱光潜先生曾谈及，一个人的美常常由眼睛体现，但只有躯体的健全，目光才会有神，由此，我们发现美也需要实用的基础，单单追求美，结果只是空中楼阁的虚无与缥缈，它最终仍需要有实用的背景，才能发光发热。

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以为若是书墙能在修饰装点的同时唤起读者的欲望，如此一石二鸟也未尝不可。但要把握好度量的关系，不可仅为了美而失去读书的初始功能，也就是所谓的初心。

以实用画龙，以美点睛，丝丝缕缕的光洒落，照见生机勃勃的现在与未来。

5.点燃木柴，得见火光

著名数学家勒内·托姆曾与两名古人类学家讨论原始人保存火种的意义，一人认为是可以御寒，一人认为是可以果腹，托姆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可以见火光之美。

他们三人的回答都没有错，却恰好体现了一种层渐性，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实用与美之间，而美是追求。（由名人事例，引出观点）

因此，我们必须先满足实用的需求，原始人为了活下去，需要点燃木柴以御寒、果腹、同样，学校的图书馆，首先应满足学生最基础的阅读需求，如果仅仅为了追求美感，而忽视了学校图书馆最基础的功能，岂非本末倒置？现代人常说一句话：“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将其类比过来，先实现实用功能，再去追求美的体现，才是图书馆应有的思路。

但是，我们不能囿与基础的实用功能中，君不见近年诸多古镇，将其实用功能发挥到极致，被强行变成了商业街？流光之下，古镇原本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的美感被破坏，若原始人点火永远只为饱暖，不见火光之美，那么人类将永远处在蒙昧之中，无法拥有自己的水仙花，因而，我们必须要有对美的追求。

学校的书墙，其实从美的层面，看似不实用，却也从另一个层面，向学生展示了书籍之美，激发了学生对阅读之美的神往。“美”看似无用，可恰恰有着无用之大用。

周树人言：“社会不仅需要食物和药材，更迫切地需要蔷薇和地丁。”诚哉斯言！美的作用，来源于对人们心灵的触动，若是我们丧失了审美力，我们就会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变成一条受过良好训练的狗，而不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揆诸当下，我们是否已经在步入这样“现代的铁笼”？马克思·韦伯提出现代社会的困境是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手段压倒目的，”一如许多人谋得：“财务自由”后，便忘了“诗和远方”，迷失与“财”中，现代社会充斥着竞争机制，在这种内卷化的机制下，似乎实用性才是第一，人们紧盯着火上的烤肉，而忘记欣赏摇曳的火光，这难道不是人类的退化？审美力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若是只有实用，社会便是单向度的，人也是乏味的，无力的。

夜幕降临，在干柴之上，烤肉之下还有火光摇曳，生活在生活之上，实用之上，愿我们每个人，窥见火光之美。    

6.芒草无根泉无源，无用之用何处显

当咖啡的朦胧香气氤氲在烫金的封皮之上，当网红打卡的“咔嚓”声不绝于耳……书店不知何时兴起了对“美”的极致追求，一时之间“网红书店”似蒲公英一般，飘满了全国各处，掀起了一阵热潮。

然而，当这场盛宴褪去初见时的惊艳，许多书店未能有立根之处，便匆匆为这场华美的狂欢拉下帷幕----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没有文化底蕴的根，只有氛围感的加成，这样的书店终究是无源之泉无根之火，美则美矣，却逃不过蒲公英般生命短暂的结局。而要想“长红”，不能做华而不实一碰就散的“蒲公英”，也不能做只有实用性而毫无美感的“狗尾草”，而要做以实用价值为根，以美学价值为顶的“亭亭华盖”。有了经久不衰的实用性，这棵树便能源源不断地汲取养分，生生不息地将贡献创造出来；而有了以美为半径的“华盖，”自然可以扩大树的覆盖面，供更多人乘凉纳阴-----此番相辅相成，方为“美与实用”共存的最优解。

书店如此，其他方面亦是如此。然而反观当下，不少人将氛围美感奉若圭泉，却不知自己已经掉进了审美的误区，对美的定义产生了偏差：真正的美看似无用，实际上却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支撑，消解生活中的不悦；而被贴上网红标签的美只剩华美的空壳。对这种精致的过分追求不单是对美的“无用之用”的亵渎，更是对内心审美力量不足的暴露。美与实用并不相违背，例如“极简主义”，就是将繁华的雕饰抹去，留下简洁的色与线条，感受到美最本真的原始力量。

美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无一例外，都是实用性的外化体现，其本质都是殊途同归的；将实用价值不失灵巧的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无论书店也好，企业也罢，个人也好，国家也罢，在进行美的雕刻时必须确保刀下是块璞玉，在进行美的栽培时必须确保手下是棵好苗，切不可舍本逐末，落得一个“只是做了包装工作”的虚空名声，如小米透明电视，仅仅将核心装置移置底座，却称“极致享受”，“华而不实”的帽子扣在头上，并不冤枉。

不以实用为本的“美”，正如芒草无根泉无源，必将在时代冲刷下匆匆退场。而实用与美兼具的“亭亭华盖”，放下了合抱之木九层之塔的野望，必将如比尔德所言：“在夜幕中熠熠生辉，”让美的无用之用，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7.从无用到有用

几个月前，印象派大师莫奈的名作《睡莲》之一在中国公展并拍卖，最终以一亿多人民币的天价成交。或许你会问，一亿多买幅画，有什么用呢？

是啊，这便是困扰了全人类上千年的一个命题——美与实用，孰轻孰重？

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里，实用无疑是排在首位的。它是生存最本质的需求，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只有束之高阁或是付之一炬。

但在我看来，当物质变得充盈，肚皮日渐滚圆之时，所需充盈的，便是我们的大脑。我们或许不妨打破这壁障，让美的“无用之用”与“实用之用”交相辉映

首先，我想，美与实用之所以出现矛盾，是因为背后主体的评价角度与目的不同，对实用主义者来说，莫奈的画作拿来烧火，自是不比一把干柴，但对于追求艺术的人来说，挂在镁光灯下，确是另一番享受。而书店之书墙根本目的在于销售，自然不必考虑实用，只需打造书店美感吸引顾客；但对于图书馆而言，借书取书乃是本质目的，设立书墙将用于借阅束之高阁难免有悖设计初衷。

但问题并非无解，正如书墙只需一把梯子就可以解决问题，美与实用的矛盾同样也可以用一把梯子勾连相通。毕飞宇在著作《小说课》中写道：“美的追求根本上是源于实用需求的”，美与实用的本身价值都在于满足人的某种需求，或是物质，或是精神，二者并行不悖。

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实则是美的滥化与异化，盲目跟风，打造千篇一律的“网红”风格，追求的不是美，也不是实用，只是抹脂涂粉的跳梁小丑罢了。

而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打破美与实用间虚幻的壁障，让无用与有用共同为生活添彩添彩，托马斯·曼在《死于威尼斯》中说：“只有美才是既可爱又看得见的”，我们就应该如他所说，把美融入生活实际，让生活的角落里填满看得见的美好光辉。因此，不必担心路边野花的无用，只需细嗅其芬芳，让其美温暖心灵；也不用烦恼于洛可可与“凡尔赛”式的跟风，只需脚踏实地，安稳地走过生活。在生活中，也需少一些“书墙”的阻挡，多一份“梯子”的体贴，顺应事物本质的特点，再书写其美与实用的天平角度。

美与实用并非对立，就让我们在美与实用之间，架一把梯子，共同映照出多姿多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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